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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冀中庙会的发展 

胡思瑶 王 猛 
(河北 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庙会是有着悠久历 史的传统的民间节 日，是冀 中农村地 区重要 的物资交流场 

地，也是普通民众信仰的地方。近代以来，战争、灾害都 削弱了冀 中地 区的经济，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限制 了庙会的发展空间，导致冀 中地区的庙会逐渐萎缩。建 国以来，各地都在积 

极地恢复和重建庙会 ，为建设新农村提供精神 、物质和娱 乐场所。而如何更好地利用庙会 

这一特殊的民间节 日，也成为社会 日益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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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冀中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冀中地区庙会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巨 

大变化的年代。在这个时期，冀中地区的庙会经历了发展、萎缩、恢复和改造的过程。在这之中，以中共 

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对庙会的改造无疑是最具有时代特色的，为了把庙会改造成为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 

阵地，也为了把庙会变成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地，中共对庙会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在突出农村经济交流的 

同时也把庙会变成了巩固新生的基层政权的阵地。但这种改造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甚至有些方面的改 

造在民众之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传统的研究 中，我 

们往往会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为它忽略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主体性，忽略了传统社会 

与革命政策的关系，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 _。。正如李金诤在《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 

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共产党 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并非就是简单 的单 向“挥 

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 系。因此 ，研究中共对冀中根据地区庙会的改造 ，有助于我们了解 

基层 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 。 

庙会是连接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冀中地区的农村庙会经过 了长期的历史演变，无论其 

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的具有崇神色彩的祭祀场所逐渐发展成为提供商品交换的 

场所。而在这之中，既有其 自身主动的变革也有被动的外界影响。 

冀中地区庙会经济功能的凸显主要是在明清之后，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发展起来，并逐渐 

形成定期的农村盛会。民国以来，庙会的经济功能更加重要，在冀中地区的农村庙会之中，几乎每一个 

庙会上交易的大宗货物都是农民所必须或急需的，同样在庙会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大都也是小手工业者 

生产制造的。可以说 ，一个地区庙会的兴盛程度直接反映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 

一

、祭 司仪式与共产主义信念 

冀中地区的庙会历史悠久 ，大多都有着传统的祭祀仪式和祭祀内容。这种形式 的保 留不仅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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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的活动，而且对下层民众有着极强的凝聚作用，它能够使广大的农民在内心产生强大的敬畏感，自 

觉地约束平日里的言行。这种传统的习俗对农村稳定起着特殊的作用。同样在庙会的祭祀中，这种神 

圣的祭祀仪式一直得以保留下来，并逐渐成为下层民众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冀中地区庙会的类型众多，祭祀的仪式和内容也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是有着隆重的仪式过程，尤 

其是对那些和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庙会祭祀，更显得尤为隆重。如龙王庙、关公庙、土地庙√ 腊 

庙、虫王庙等，庙会的兴起都与冀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民众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诸如此类的庙会 

在祭祀过程中是格外引人注意的。 ． 

在原交河县关帝庙会上 ，对关帝的祭祀可谓是隆重至极 ，并且有着繁琐的祭祀仪式 ，甚至超过 了对 

土地祠的祭祀程度。原交河县的关帝庙共有大殿 6间 ，后殿有 3问 ，东西两侧各有 3问房屋，还有大门 

马殿 3间。每年的春秋仲月时候取吉利的日子以及在每年的 5月 13日逢会之 日进行祭祀。在这之中， 

首先祭祀的并非关帝本人，而是在后殿之中祭祀关帝的三代，其中曾祖光昭公居中，祖裕昌公居左，父成 

忠公居右。之后才真正轮到对关帝的祭祀，在关帝庙的正殿之中同样有着众多的有名战将分列在关帝 

的两旁，在关帝的东向站立的分别是张飞、王溶、韩擒虎、李靖、苏定方、郭子仪、曹彬、韩世忠、旭烈兀、徐 

达、冯胜、戚继光共 12人。在关帝西向站立的武将有赵云、谢玄、贺若弼、尉迟敬德、李光弼、王彦章、狄 

青 、刘琦、郭侃 、常遇春、蓝玉、周遇吉共 12人 。从关帝庙内雕塑的这些不同时期的著名人物可以看 出， 

自明清以来 ，关帝庙在民间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这一方面是普通民众对关帝 自古以来被塑造的完美人 

格的崇拜，另一方面也能反映人们对战争的避讳，希望通过祭祀这些历朝历代有着显赫战功的将军们来 

实现早 日消除战争的 目的，而这种想法 自民国以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些看似繁琐的祭祀仪式能够一直流传下来，也说明了关帝庙在普通民众心中重要的地位。同样 

对于其他的神灵，老百姓也是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去祭祀，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祭祀，而是向神 

灵表明心迹和祈求实现美好愿望的一种心灵寄托。在武强县，对龙王庙、城隍庙等庙的祭祀更加隆重， 

每逢庙会之时，头天在各庙行香致辞，次日清晨则有祈祷的官员率领各官到庙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此 

外祭礼也是十分的丰盛。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庙会的祭祀并非全是传统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之类 

的封建迷信，而是有其存在的道理。 

民国以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逐渐深人人心，为了能够使国人早日摆脱愚昧，国民政府早在20世纪 

2O年代之时便兴起了反封建迷信的热潮，在“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鬼神批判的论著连篇累牍哦2]， 

甚至 1930年河北省还以政府公报的形式命令各地方严禁庙会期间百姓焚香礼拜，要把各种香火庙改建 

为学校等。 

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华北农村确立领导权之后，就把这种反封建迷信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改造任务。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大力宣传的是唯物的革命史观，这必然和传统的民间信仰有着冲突，为了能够 

把共产主义信念更好地贯彻给广大的农民，就必须打破他们心中存在已久的传统的信仰模式。为此，中 

共便把改造的矛头主要指向庙会上的这种烧香拜佛行为，采取了各种措施，对庙会之中烧香拜佛所用的 

物品征收高税或禁止其进入根据地到庙会之中进行大力的宣传，同时为了提高民众文化水平，还在各地 

兴办了学校。对于那些传播封建迷信的分子，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屡次不改者要进行革命改造。此 

外，中共还利用庙会之际，大力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用科学的武器消除人们对疾病的恐惧，达到消除祈神 

拜佛的效果。这些措施无疑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逐渐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使冀中地区的农民逐渐 

摆脱了愚昧和落后的生活习惯，使得这一地区的烧纸、敬神的活动大为减少，甚至在一些村中还出现了 

打破庙宇的现象 。 

二 、庙会的生存与改造 

明清以来，庙会经过了不断地改造，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对庙会的参与和改造使得庙会的社会气息 

更加浓厚。明代朱元璋将全国的城隍庙改造成与地方官府相适应的神权政治，形成了一个严明的等级 

网络[3]l 。在清代，统治阶级对庙会的控制更加严格，形成了与世俗社会相对应的神权社会。民国时 

期，国民政府为了宣传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对传统的庙会文化进行了批判，把庙会中存在的敬神祈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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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斥之为迷信，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仅仅局限予宣传上而并未真正深入到深层 

的批判没有起到响应的效果 ，也并未把科学真正贯彻到普通民众 的心中。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 同样对庙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且力度之大 、时间之长超过了以往任何 

一 个时期。中共对冀中地区的庙会改造并非仅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涉及 了庙会的方方面面 ，从庙会 

的管理到庙会的内容 ，中共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经过这种改造 ，中共不仅把庙会变成 了恢复和发展根 

据地经济的场所，也把庙会变成了对敌斗争的重要地点。此外，中共还利用庙会这一盛大的集会积极地 

宣传自己的各项政策，以达到巩固和壮大政权的目的，并取得了相当有效的成果。 

这些政治势力对庙会的渗透使得庙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心灵寄托的场所 ，而是变成了为各种政 

治势力服务的地点 ，同样也是这些改造，使得庙会的人文色彩更加浓厚。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中国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 ，庙会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问艺术也逐渐地被 

人们所忘记，这种现象在冀中地区的农村尤为严重。目前，随着建设新农村热潮的开展，各级政府也在 

积极地恢复传统意义上的庙会文化，以期待能够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一份亮色。 

显然 ，时下所提 出的新农村建设绝不仅仅是只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的增长 ，更不仅仅是“破旧立 

新”。强调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考虑如何与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 的“旧”农村的传 

统相衔接 ]。∞。 

新时代下 ，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在使得作为现代民族 国家公民自主性增强 、自我意识 

提升的同时，也孕育、促生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个人主义，并在乡村形成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 

信仰世界的倒塌、具有监督价值的公众舆论的沉默等社会事实[5]l盯q ，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传统的民间 

道德的沦丧和信仰的缺失有着很大的关系。 

庙会作为传统的民问活动，不仅仅能够“娱人”，也能够“娱神”。然而从“娱神”向“娱人”的转变过程 

之中，人们却忽视了庙会带给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敬畏的功能。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庙会上的这些行 

为长期以来被披上了愚昧、落后的外衣。在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中，人们恢复的是庙会作为经济交流的 

平台和能够给百姓带来欢声笑语的娱乐功能，但是对于庙会最为根本、最为传统的信仰功能的恢复和建 

设 的步伐却是缓慢的。 

恢复庙会的信仰功能并不是恢复所谓的烧香磕头等愚昧行为，而是需要唤醒人们对传统的道德和 

伦理的敬畏感，通过信仰建设来起到维系农村稳定的效果。正如岳永逸在《传统民问文化与新农村建 

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一文中所谈到的那样，作为“与农耕文明相伴的乡村庙会虽然有着诸多与 

现代科学不相符的因素，但它实际上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给个体以新的能量， 

给村落以新的荣光，也给自然交替以力量，使人、村落、自然免于失范的危险，对乡民生活世界或有意或 

无意地进行着规束与重整”。 

建设新农村，道德的规范是必须要重视的，在传统的法治社会之下，传统的民间约束力也应当是存 

在的。庙会作为农村地区重要的信仰场所应当在新时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设新庙会 ，可以在保证 

其正常的经济交流的同时 ，积极恢复有益的民间宗教活动 ，充分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对于个人、社会的 

道德约束力。“以民间信仰之长弥补政治手段和法制手段之短 ，以民问宗教之善弥补人性之失 ，进而促 

使人的自我完善，同时也使政治、法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作用。”[6]建设新农村和建设新庙会并不是 

冲突的，积极地利用庙会的有利方面可以把新农村建没进行的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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